
“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

关于中国民众阶层认同的新解释

许　琪

提要：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３年数据研究了中国民众
的主观阶层认同及其偏差的影响因素。与以往的研究大多仅关注受访者本

人的社会地位不同，本文提出了“混合型”阶层认同的概念，并发现除受访者

本人之外，其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也会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和阶层认

同偏差。而且，父母社会地位对年轻人和与父母同住的人影响更大，配偶社

会地位对在婚女性影响更大。此外，父母和配偶的社会地位对个体阶层认同

的影响有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强的趋势。本研究指出，对中国民众阶层认同

的研究应当以家庭为基本分析单位，充分考虑不同群体阶层认同影响因素的

差异性，结合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进程来研究中国人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及

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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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双重作用
下，进入了波兰尼所说的“大转型”时期（王绍光，２０１２）。转型期中国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无疑是社会分层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起初，

学者们的目光聚焦在教育、收入和职业地位等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获

得上（李强，２００８；Ｂｉａｎ，２００２），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阶
层认同或阶层自我定位等主观社会地位的获得。大量的研究发现，中

国民众的阶层地位认同不同于西方社会阶层地位认同的“中层认同”，

而是相对偏低（边燕杰、卢汉龙，２００２；董运生，２００７；高勇，２０１３；冯仕
政，２０１１；李春玲，２００３；刘欣，２００１）。而且很多研究发现，与经典的
“地位决定论”相悖，教育、收入和职业地位等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

对中国民众主观阶层地位的解释力非常有限（卢福营、张兆曙，２００６；
刘欣，２００２）。因此，中国民众的主观阶层地位与其客观地位之间的偏
差也是备受学界关注的一个新议题（范晓光、陈云松，２０１５；韩钰、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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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２０１５；雷开春，２００９）。
目前，学术界关于“地位决定论”的失灵和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的阶

层认同偏差主要有三种理论解释。第一种理论延续了“地位决定论”

的解释逻辑，认为在现代社会，个体的教育、收入和职业地位之间往往

存在不一致的现象，这使得人们可能身处多重叠加的社会群体之中，进

而使其阶层地位认同模糊（Ｈｏｄｇｅ＆Ｔｒｅｉｍａｎ，１９６８；Ｈｏｕｔ，２００８）。第二
种理论强调个体的“阶层轨迹”对其当下阶层认同的影响（Ｗｒｉｇｈｔ＆
Ｓｈｉｎ，１９８８）。这一理论认为，个体会综合其“过去”和“现在”的社会地
位来评价其当前的社会地位。在社会剧烈变迁的背景下，个体的阶层

地位也时常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这时，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动

或个体对其社会流动过程的主观感知就会对其当前社会地位的主观评

价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刘欣，２００２；范晓光、陈云松，２０１５）。最后，第
三种理论从“参照群体”理论出发，认为个体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感知是

参照他人的社会地位而获得的，由于社会网络的形成过程充满选择性，

所以个体和其参照群体之间往往具有同质性，这使得人们倾向于认为

自己处于社会的中间位置（Ｋｅｌｌｅｙ＆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５）。刘欣（２００１）在此理
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相对剥夺”的概念，认为在快速的社会转型

时期，不同阶层或群体的获益程度有很大差异，这使得一部分人在社会

经济地位或生活机遇上处于相对剥夺的状态，而处于相对剥夺状态的

个体倾向于低估其社会阶层地位（范晓光、陈云松，２０１５）。
上述三种理论对经典的“地位决定论”进行了很好的发展和补充，

同时也为我们认识和理解我国当前阶层认同的现状和主客观阶层地位

认同偏差形成的原因奠定了重要而坚实的基础。但是，与经典的“地

位决定论”相同，上述三种理论都以研究对象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为

核心解释变量，换言之，这三种理论和“地位决定论”都假设仅仅通过

研究对象自身的客观社会地位（无论是当前的、过去的还是相对于他

人的）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理解其主观阶层认同。而事实上，这一假

设并不必然成立。

众所周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社会，绝大多数个人都生活在家

庭之中。个人的生活机遇除了受自身教育、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影响之

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配偶、父母等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所以，除了

研究对象自身之外，这些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很可能也是个体建构主

观阶层认同的重要来源。在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西方国家，一些学者

３０１

专题研究 “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关于中国民众阶层认同的新解释



已经关注到配偶的社会地位对个人阶层认同的重要影响（Ｄａｖｉｓ＆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１９８８），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大家庭传统的国家，除了配偶之
外，个体的原生家庭（或父母）可能也是影响其评价自身阶层地位的重

要因素。沿着这一思路，笔者提出了“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的概念，

以区别于以往大多仅关注研究对象自身的传统。透过这一概念，本文

试图为中国的阶层认同研究提出新的分析视角，并为中国人阶层认同

偏差的形成原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

二、理论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配偶地位的影响
从理论上看，笔者提出的“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的概念可以追溯

到西方学者对女性阶层地位及其认同的相关研究。受传统性别分工的

影响，西方国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一直不高，这导致经典的社会分层研

究大多仅关注男性，而很少研究女性。但是，随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女性的社会阶层

地位如何决定成为社会分层理论家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新韦伯主义分层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的戈德

索普在 １９８３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女性和阶层分析》的理论文章
（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１９８３）。在这篇文章中，戈德索普强调了以“家庭”而非
“个人”作为社会分层研究基本分析单位的重要性。在戈德索普看来，

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主要由家里男性家长的地位决定，而女性大多只

能依附于男性生活，所以她们的社会地位也只能从属于男性

（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１９８３）。换言之，在戈德索普看来，女性并不具有独立的社
会阶层认知，或者说女性对自身社会阶层归属的感知主要受其丈夫社

会地位的影响。

戈德索普对女性社会地位的传统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议

（Ｂａｘｔｅｒ，１９９４），虽然一些研究支持他的观点（Ｖｅｌｓｏｒ＆Ｂｅｅｇｈｌｅｙ，
１９７９），但也有很多学者（特别是女权主义学者）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
评（Ｓｔａｎｗｏｒｔｈ，１９８４）。我们暂且不论戈德索普上述观点是否正确，仅就
这一观点本身而言，它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分

析视角，并且指出了配偶在决定个人主观阶层认同时的重要作用。受

４０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６



到戈德索普的启发，大量的西方学者开始研究受访者本人的社会地位

和其配偶的社会地位在决定个人阶层认同时的相对影响，而且分析的

对象也不仅限于女性，还包括男性。

例如，在一项经典研究中，戴维斯和罗宾逊（Ｄａｖｉｓ＆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１９８８）将已婚夫妇的阶层认同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第一种是“独立
型”，即夫妇的阶层认同完全由自身的社会地位决定；第二种是“共享

性”，即夫妇在评判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时会综合考虑自己和配偶的

社会经济地位；第三种是“依附型”，即夫妇完全根据配偶的社会经济

地位决定自己的阶层归属。戴维斯和罗宾逊的研究发现，在２０世纪
７０－８０年代，美国已婚男性的阶层认同在逐渐向“独立型”转变，而已
婚女性的阶层认同则在从“依附型”向“共享型”转变。他们认为，女权

主义观念的普及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是导致夫妇阶层认同类型发

生转变的主要原因。在另一项研究中，赖特（Ｗｒｉｇｈｔ，１９８９）也表达了与
戴维斯和罗宾逊相似的观点。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层理论的代表

人物，赖特延续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个人的主观阶层地位主要受客观

阶层位置影响的核心观点，但在赖特看来，阶层位置有直接和间接之

分。直接的阶层位置是本人与生产资料的直接联系，而间接的阶层位

置是通过他人（比如配偶）而与生产资料建立的联系。通过对美国和

瑞典两个国家的比较研究，赖特发现，在瑞典，女性的直接阶层位置对

其主观阶层认同有更加重要的影响；而在美国，女性的阶层认同则主要

受配偶阶层位置的影响。赖特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国妇女的

经济独立性不同造成的。瑞典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大高于美国，所以

她们在评价自己的阶层认同时也更加独立。

综上所述，自戈德索普以降的一系列研究已经充分说明，本人和配

偶的客观社会地位都会影响受访者对其自身阶层归属的认知，这一观

点也成为本文提出“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最初的理论来源。结合上

述针对西方国家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在研究中国民众的

主观阶层认同时也应结合本人和配偶两方面的因素，由此提出以下研

究假设。

假设１：本人的社会地位和配偶的社会地位都会影响中国民众的
主观阶层认同。

此外，上述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在于，在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

下，本人和配偶的社会地位对男性和女性阶层认同的相对重要性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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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同，而且，这种相对重要性会随着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性别平等观念

和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众所周知，中国有着悠久的父

权制家庭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和“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对中国人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戈德索普对

女性阶层认同的传统观点在中国依然成立，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２：在中国，本人的社会地位对男性的阶层认同影响更大，而
配偶的社会地位对女性的阶层认同影响更大。

（二）父母地位的影响
自布劳和邓肯（Ｂｌａｕ＆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６７）提出经典的“地位获得模型”

以来，研究父母的社会地位或家庭背景对个体地位获得的影响就一直

是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无论是针对西方国

家的研究还是针对中国的研究，学者们在探讨家庭背景对子女社会地

位的影响时，往往仅关注子女在教育、收入和职业等客观社会地位方面

的获得，而很少研究其主观地位的获得（Ｇａｎｚｅｂｏｏｍｅｔａｌ．，１９９１）。此
外，西方学者对个人阶层地位认同的研究也仅仅将分析的范围从本人

拓展到配偶，也很少再进一步延伸到其父母（Ｄａｖｉｓ＆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１９８８）。
这或许是因为在西方社会以核心家庭为主的背景下，子女在成年以后

大多离开父母而与其配偶同住，所以本人和配偶构成了一个共同的生

活单位，而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Ｃｈｕ＆Ｙｕ，２０１０）。
但是在中国，情况却大不相同。

首先，中国有多代同堂的大家庭传统，这导致很多子女在结婚以后

依然会与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Ｌｏｇ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８）。虽然在现代化的
背景下，近些年来中国家庭呈现明显的核心化趋势，但与欧美发达国家

相比，中国子女结婚以后与父母同住的比例依然很高（Ｃｈ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多代同堂的直系家庭
和联合家庭的比例合计为２３５７％（王跃生，２０１３），６５岁及以上老人
与子女同住的比例也接近５０％（王跃生，２０１４），所以多代家庭依然是
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家庭类型。在多代家庭，子女与父母共同生活，父

母的社会地位自然就会成为影响子女社会地位和生活机遇的一个重要

因素，所以在中国，父母的社会地位很可能也会对子女的阶层认同产生

直接影响。

其次，很多关于代际关系的研究发现，无论子女是否与父母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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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父母与子女之间都会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Ｂｉ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８）。这
种联系既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生活上的，还包括情感上的；既包括基

于孝道传统的子女对父母的各种支持，也包括父母向成年子女提供的

各种形式的帮助（许琪，２０１７）。各种错综复杂的代际关系不仅将中国
的子女和父母在生活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使之在心理上结成了一

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子女的观念和行为都会或多或

少地受到父母的影响，使得他们在评价自身的阶层归属时，也会有意识

或无意识地将自己的生活境遇与父母的地位勾连起来。因此，在中国，

父母的社会地位也是影响个体阶层认同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很多实证研究已经发现，家庭出身或父

母的社会地位对中国人的教育、收入和职业等很多客观社会经济地位

指标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张翼，２００４；李路路、朱斌，２０１５）。而且与
西方社会的代际传递模式不同，在中国，家庭背景不仅会通过教育这条

间接途径影响个体最终的地位获得，而且会对其产生非常显著的直接

影响（Ｂｉａｎ，２００２）。一些历时性的研究还发现，无论是对教育这条间接
途径的影响还是对最终地位获得的直接影响，家庭背景的影响都非常

稳定，而且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减弱的迹象（李煜，２００７；李春玲，２０１０）。
综合这些研究可以发现，在中国，父母的地位与子女阶层归属之间的关

系是非常紧密的，这种关系不仅在事实上存在，而且很可能已经印入到

中国人的观念之中，从而影响他们对自身阶层归属的主观认知。

综合上述三点，我们认为，除了自己和配偶的社会地位之外，父母

的社会地位也是影响中国人判断其阶层归属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提

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３：父母的社会地位对个人的主观阶层认同有显著影响。
虽然总体来看，父母的社会地位会影响个体的阶层认同，但这种影

响的强弱可能会因个体的年龄和居住方式不同而呈现一定程度上的差

异性。

首先，就年龄来看，刚刚从原生家庭独立出来不久的年轻人往往在

经济上和情感上对父母存在更强的依赖。对代际交往的研究也发现，

父母对成年子女的帮助在子女年轻时表现得更加明显（许琪，２０１７）。
所以我们认为，父母的社会地位对年轻人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更大，由

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４：与年龄较大的人相比，父母的社会地位对年轻人的阶层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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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影响更大。

其次，就居住方式来看，与父母同住意味着和父母在经济上和生活

上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而且，同为家庭成员的感觉使个体在评估自身阶

层地位时更可能将父母地位考虑进来。所以我们认为，当个体与父母

同住时，其阶层认同更可能受父母地位的影响，由此提出以下研究

假设。

假设 ５：当个体与父母同住时，其阶层认同受父母地位的影响
较大。

（三）阶层认同偏差
以上对阶层认同的分析也为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主客观阶层认同

偏差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按照学界公认的对阶层地位认同偏

差的定义，这种偏差指的是个体所处的客观阶层地位与其主观社会地

位不一致的程度（范晓光、陈云松，２０１５）。换句话说，阶层认同偏差是
否存在及其大小都是以个体的客观社会地位为参照的。然而，从“混

合型”主观阶层认同这一概念出发，个体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是

其评价阶层归属的惟一参照标准，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也会影响其

阶层认同。所以，如果本人、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不一致，这种偏差

就在所难免。

首先，很多关于婚姻匹配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的婚姻虽然以同质性

匹配为主，但丈夫和妻子的地位不一致的现象并不罕见（李煜，２０１１；
齐亚强、牛建林，２０１２）。以婚姻的教育匹配为例，虽然很多研究发现
近些年来我国已婚夫妇教育同质性匹配的程度随时间的推移有逐渐升

高的趋势，但综合多个调查数据来看，２０００年以后我国已婚夫妇中妻
子的受教育程度与丈夫不一致的比例依然保持在４０％以上，而且在异
质性匹配的婚姻中，丈夫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妻子的情况占绝大多数

（李煜，２００８；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如果如前文所述，配偶的社会地位也会
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那么在异质婚中，配偶的地位越高个体就越

可能高估其阶层地位，而配偶的地位越低个体就越可能低估其阶层地

位。除此之外，如果女性的阶层认同更可能受配偶地位的影响，那么我

们预计，配偶地位对阶层认同偏差的影响很有可能也主要针对女性而

非男性。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６：配偶相对本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个体的阶层认同越可能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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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偏移，而配偶相对本人的社会地位越低，个体的阶层认同越可能向下

偏移；配偶相对地位对阶层认同偏差的影响主要针对女性而非男性。

其次，对当代中国代际流动的研究发现，近６０年来，我国总体社会
流动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结构

的快速转型，我国总体流动率的上升速度也在加快（李路路、朱斌，

２０１５）。这一结论意味着，很多中国人的社会地位在改革开放以后发
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与其父辈相比，很多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明显的

提升。如果如前文所述，父母的社会地位也会影响当代中国民众的主

观阶层认同，那么这种由子代的社会流动导致的父母与子女社会地位

的不一致的现象很可能也是造成子代阶层认同出现偏差的一个重要来

源，而且从前文的分析结果看，这种偏差在那些受父母社会地位影响较

大的群体（如年轻人和与父母同住的人）身上可能表现得更加明显，由

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７：父母相对本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个体的阶层认同越可能向
上偏移，而父母相对本人的社会地位越低，个体的阶层认同越可能向下

偏移；且父母相对地位对年轻人和与父母同住的人的阶层认同偏差影

响更大。

（四）社会变迁
上文论述的“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中国的

大家庭传统之上。然而根据家庭现代化理论，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

多代同住的大家庭传统将逐渐式微，最终被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现代

家庭模式所取代；除此之外，夫妻关系也会从妻子对丈夫的单向依附向

更加平等的方向转变（唐灿，２０１０；Ｇｏｏｄｅ，１９６３）。
近些年来，对中国家庭变迁的实证研究发现，家庭现代化理论所预

言的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的转变已经在中国社会有所体现。历次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平均家庭规模已经从１９８２年的４３６人下降到
２０１０年的３１０人；就家庭结构来看，６５岁及以上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比
例也已从１９８２年的近７０％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不足５０％（曾毅、王正联；
２００４；王跃生，２０１４；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趋势已经
日益凸显。

此外，一些基于局部地区的田野观察还发现，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中，中国民众的观念和行为也呈现“个体化”的趋势。阎云翔（２０１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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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一个东北农村长达数十年的观察指出，在以“去集体化”为特征的

市场化改革中，“个体”的观念已经在中国人的心中迅速崛起。这不仅

意味着个体在经济活动中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而且意味着个

体已经从以前家庭施加在他们身上的众多约束中解放出来，中国社会

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个体化。

如果家庭现代化的理论预言和阎云翔（２０１２）所说的个体化趋势
确实能够刻画中国社会近些年来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那么我们预计，

中国民众的主观阶层认同也将变得日益现代化和个体化。换句话说，

中国民众的主观阶层认同将日益由他们自身的阶层地位所决定，而父

母和配偶的影响将逐渐减弱，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８：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的阶层地位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逐渐增强，而父母和配偶地位的影响逐渐减弱。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家庭现代化理论在实际研究中遭到的质

疑和批评。该理论的反对者认为，一方面，该理论将家庭分为“传统家

庭”和“现代家庭”的做法过于简单，实际上在二者之间存在广阔的中

间地带（石金群，２０１６）；另一方面，该理论认为所有社会的家庭模式都
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单线进化假设也不符合实际，大量的研究发现，

不同社会的家庭变迁路径会因为社会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制

度的不同而呈现明显的差异（唐灿，２０１０；Ｔｈｏｒｎｔｏｎ＆Ｆｒｉｃｋｅ，１９８７）。
对中国的研究发现，中国家庭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小型化

和核心化的趋势，但多代家庭依然是一种重要的家庭类型（王跃生，

２０１４），而且即使越来越多的子女选择婚后与父母分开居住，但这并未
彻底切断他们与父母的联系。实际上，因为现代社会生活成本高昂、女

性普遍就业，年轻子女反而在经济、住房和小孩照顾等方面对父母产生

了更加强烈的依赖（许琪，２０１３）。对代际流动的研究也发现，父母地
位对子女教育、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影响也没有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而呈现减弱的迹象（李煜，２００７）。
此外，从性别关系的角度看，现代化理论所预言的性别平等的美丽

图景在中国也没有完全实现。虽然女性的教育地位已经逐渐赶上甚至

超过男性（叶华、吴晓刚，２０１１），但这并未消除男女在收入和职业地位
等方面的巨大差距（贺光烨、吴晓刚，２０１５）。在家庭内部，女性依然承
担着比男性更多的家务劳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也没

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於嘉，２０１４；佟新、刘爱玉，２０１５）。而且就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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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来看，２０００年以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城市还是农村，也无论是
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性别观念都出现了明显的向传统回归的趋势

（许琪，２０１６；杨菊华等，２０１４）。
综合这些发现，我们认为，现代化和个体化理论所认为的个人从家

庭逐渐脱离的现象在中国并不一定成立，因此，父母和配偶的地位对个

体阶层认同的影响也不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据此我们

提出了一个与假设８完全相反的假设。
假设９：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的阶层地位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有所减弱，而父母和配偶地位的影响有所增强。

假设８和假设９究竟哪个正确，我们将交由数据来检验。

三、数据和变量

本文使用的是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３两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下
简称ＣＧＳＳ２０１０和ＣＧＳＳ２０１３）。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设计实施的一项大型综合性社会调查，调查

以区／县为初级抽样单位，村／居委会为次级抽样单位，并通过地图地址
法绘制入样村居的末端抽样框，最终在抽中的地址内随机选择一名年

龄在１８－７０周岁的成年人作为受访对象。调查内容包括受访者的基
本信息、婚姻和家庭、工作和收入、态度和行为等多个方面。

ＣＧＳＳ在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３年的调查分别访问了１１７８３和１１４３８名中
国公民，但由于数据缺失，分析时实际使用的样本量分别为１０００４和
９９２３人，二者合计１９９２７人。数据缺失主要见于对受访者及其配偶和
父母社会地位的测量。为了评估缺失值的影响，本文使用多重插补法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对缺失值进行了填补，发现是否填补对分析结果
的影响并不大，考虑到篇幅限制，下文仅报告基于例删法（ｃａｓｅｗｉｓｅ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得到的分析结果。

本文最关心的因变量是受访者对自身阶层地位的主观评价。

ＣＧＳＳ在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０两年的调查中都采用了十级阶梯式量表测量受
访者的阶层认同，１分表示最底层，１０分表示最顶层，受访者回答的分
数越高表示他对自己阶层地位的评价也越高。

在自变量方面，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受访者本人及其父母和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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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地位。考虑到社会地位是一个包含多个维度的复杂概念，我们

在测量时也考虑了它的多个方面。

具体来说，对受访者本人和配偶的客观社会地位，我们从收入、教

育年限和党员身份三个维度来测量。教育和收入是已有研究中测量社

会地位时常用的两个指标。除此之外，另一个常用指标是职业的社会

经济指数（ＩＳＥＩ）。不过，考虑到ＣＧＳＳ２０１０和ＣＧＳＳ２０１３中受访者本人
及其配偶的职业地位存在大量缺失值，如果采用该指标对样本量的损

失太大，所以我们换用了另一个指标，即党员身份。党员身份是一个比

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地位测量。在中国，党员身份不仅是进入某些职

业（如公务员）和职位晋升的重要参考条件，且党员的招募过程本身也

会综合考虑申请者社会地位的高低（Ｗａｌｄ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０），所以党员身
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受访者及其配偶的社会地位。

对父母的社会地位来说，我们也使用了三个指标，分别是受访者

１４岁时父母的最高教育年限、受访者１４岁时父母的最高职业 ＩＳＥＩ得
分和受访者对其１４岁时家庭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父母的教育和职
业地位是现有研究中测量父母地位时最常用的两个指标。受访者１４
岁时的家庭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父母地位决定的，所以，我们也将

其纳入到对父母地位的测量之中。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各个社会地位测量指标之间具有较强

的相关性，同时将它们纳入模型很难得到有价值的分析结果，所以我们

在模型分析之前首先使用因子分析（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将各指标浓缩为一
个综合社会地位指数。因子分析的结果如表１所示。本人社会地位、
父母社会地位和配偶社会地位这三个因子得分的均值都为０，标准差
分别为 ０６、０８和 ０７。本人社会地位的最大值为 １９１，最小值
为－１３２；父母社会地位的最大值为３１１，最小值为 －１０５；配偶社会
地位的最大值为２００，最小值为－１４８。

根据因子分析得到的受访者本人的客观社会地位指数以及受访者

对其自身社会阶层的主观评价，我们就能得到关于受访者主观阶层认

同偏差的测量。具体来说，我们首先将受访者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

数十等分，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包含１０个类别的客观社会地位的定序测
量。然后，我们用受访者的主观阶层认同减去这个定序测量就得到了

该受访者主客观阶层地位之间的偏差。这个偏差若为０，表示主客观
阶层地位一致；若为负，表示主观阶层认同向下偏移；若为正，表示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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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认同向上偏移。

除了上述核心变量之外，模型分析时还控制了受访者的性别、年

龄、婚姻状况、居住地和与父母同住的情况。另外，考虑到地位过程理

论和参照群体理论是现有研究解释中国人的主观阶层认同及其偏差的

两个重要理论，我们在分析时还控制了受访者比较自己１０年前社会地
位的阶层流动感知和相对于同龄人的社会地位这两个变量。而且，考

虑到住房和汽车对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影响，我们还控制了受访者住

房和汽车的拥有情况。

　表１ 因子分析结果

本人社会地位 父母社会地位 配偶社会地位

指标 因子负载 指标 因子负载 指标 因子负载

教育年限 ３９２ １４岁时家庭地位评分 ４５４ 教育年限 ４４７

收入对数 ４７４ １４岁时父母最高教育年限 ６５２ 收入对数 ５４３

党员身份 ４０１ １４岁时父母最高职业ＩＳＥＩ ６２８ 党员身份 ４０８

ａｌｐｈａ＝３１７ ａｌｐｈａ＝４１２ ａｌｐｈａ＝４１４ａ

　　注：Ａｌｐｈａ系数都没有超过０５，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所有因子分析都只包含三个观
测指标，而ａｌｐｈａ系数在观测指标较少时倾向于偏低；第二，个体的社会地位在不同指标
维度上可能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如教育程度高的人收入不一定高。但无论如何，由于各

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很强，如果全部放入模型会因为多重共线性问题而导致部分指标的统

计检验结果不显著，涉及交互项的检验时尤其如此，所以通过因子分析提炼出公因子是

惟一可行的办法。

表２是对上述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首先，就因变量来看，在
１０分制的阶层认同测量中，２０１３年中国民众的平均分为 ４３分，与
２０１０年相比，提高了０３分。就阶层认同偏差来看，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３年
的均值均为负数，这说明总体来看中国人倾向于低估自己的阶层地位。

如果对该偏差取绝对值，其均值在两次调查中都为２７，换言之，主观
阶层地位与客观阶层地位之间平均相差近３个阶层，所以总体来说，这
种偏差是普遍存在的。

其次，在自变量方面，除了２０１３年本人和配偶的收入比２０１０年有
较大增长外，其他有关本人、配偶和父母社会地位的测量指标在两轮调

查中都相差不大。在控制变量方面，样本中男女比例大致相等；平均年

龄约为４８岁；在婚者约占８０％，未婚者和离婚丧偶者各占约１０％；城
市样本占６０％，农村占４０％；与父母同住的比例约为１３％。与同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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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６１３％的受访者认为地位相当，而认为自己地位较低的比例
（３４１％）大大高于认为地位较高的比例（４５％）。与自己１０年前相
比，接近１／３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没有变化，５５％左右的受访
者认为自己的地位有所提升，只有１３％左右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地位
出现了下降。与２０１０年相比，２０１３年认为自己地位比１０年前提高的
比例有明显上升。最后，从住房和汽车的拥有情况看，２０１３年也比
２０１０年有明显增加。所以总体来看，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３年样本在各项基
本指标上保持稳定，但２０１３年的收入、住房和汽车的拥有情况均高于
２０１０年，这或许是导致２０１３年有更多受访者感到自己地位提升的一
个重要因素。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２０１０年数据没有询问受访者相对于同龄
人的社会地位，而且２０１０年数据与２０１３年数据相比时效性也略差，所
以在下文模型分析时，我们主要以２０１３年的数据为主，仅在涉及社会
变迁的比较研究时才同时纳入两年的样本。

　表２ 对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类别／指标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３年 合计

因变量

主观 社 会 地 位 评 分

（分）

均值 ４０ ４３ ４２

标准差 １７ １７ １７

阶层认同偏差（分）
均值 －１４ －１３ －１３

标准差 ３０ ３０ ３０

阶层认同偏差绝对值

（分）

均值 ２７ ２７ ２７

标准差 ２０ １８ １９

自变量

本人社会经济地位

教育年限（年）
均值 ８６ ８７ ８７

标准差 ４５ ４６ ４６

收入（元）
均值 １８０３９０ ２２６２１６ ２０３２１０

标准差 ８０２１１４ ３６３３７９ ６２３９０７

党员（％）
否 ８７４ ８９９ ８８６
是 １２６ １０１ １１４

本人 社 会 地 位 得 分

（分）

均值 ０ ０ ０
标准差 ６ 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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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变量 类别／指标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３年 合计

父母社会经济地位

１４岁时家庭地位评分
（分）

均值 ２９ ３１ ３０

标准差 １９ １８ １８

１４岁时父母最高教育
年限（年）

均值 ４９ ５０ ５０

标准差 ４６ ４６ ４６

１４岁时父母最高职业
ＩＳＥＩ（分）

均值 ３２１ ３１３ ３１７

标准差 １４９ １４６ １４７

父母 社 会 地 位 得 分

（分）

均值 ０ ０ ０

标准差 ８ ８ ８

配偶社会经济地位

教育年限（年）
均值 ８５ ８５ ８５

标准差 ４３ ４４ ４３

收入（元）
均值 １６６２１６ ２２０８９８ １９４００９

标准差 ３４３９１５ ３１０６３６ ３２８５５２

党员（％）
否 ８９８ ９１９ ９０８

是 １０２ ８１ ９２

配偶 社 会 地 位 得 分

（分）

均值 ０ ０ ０

标准差 ７ ７ ７

控制变量

性别（％）
女 ５１４ ４９５ ５０４

男 ４８６ ５０６ ４９６

年龄（岁）
均值 ４７４ ４８８ ４８１

标准差 １５２ １６２ １５７

婚姻状况（％）

未婚 ８３ １００ ９１

在婚 ８１８ ７９６ ８０７

离婚或丧偶 ９９ １０４ １０２

居住地（％）
农村 ４０４ ４０４ ４０４

城市 ５９６ ５９６ ５９６

是否与父母同住（％）
否 ８７４ ８６１ ８６８

是 １２６ １３９ １３２

与同龄人相比社会地

位（％）

较高 — ４５ ４５

差不多 — ６１３ ６１３

较低 — ３４１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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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变量 类别／指标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３年 合计

本人社会流动感知（％）

向下流动 １４７ １１７ １３２

不流动 ３２８ ２９８ ３１３

向上流动 ５２５ ５８５ ５５５

住房数量（％）

无住房 ７３ ６０ ６７

有一套住房 ７８４ ８０７ ７９５

有多套住房 １４３ １３４ １３８

是否有汽车（％）
否 ８９５ ８３８ ８６６

是 １０５ １６３ １３４

样本量（人） １０００４０ ９９２３０ １９９２７０

　　注：配偶的教育年限、收入、党员身份和综合社会地位得分仅对有配偶的样本进行统计。

四、分析结果

（一）父母地位的影响
表３中的四个模型着重分析了本人和父母的客观社会地位对受访

者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其中，模型１是一个基准模型，这个模型包含
了本人的客观社会地位和其他所有控制变量。从分析结果看，本人的

客观社会地位越高，其主观阶层认同也越高，这验证了经典的“地位决

定论”。但是，除了本人的客观社会地位之外，还有很多因素也对个体

的阶层认同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男性的主观阶层认同低于女性，城

市人的主观阶层认同高于农村，在婚者的主观阶层认同高于未婚者。

就家庭财产来看，拥有多套住房会显著提高个体的主观阶层地位，有汽

车也对阶层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充分说明住房和汽车在当今中

国社会区分社会阶层时具有重要作用。最后，以往学者特别强调的参

照群体理论和地位过程理论也得到了模型１的支持。分析结果显示，
与同龄人相比，个体感觉到的社会地位越低，其主观阶层认同也越低；

而与自己过去相比，有明显向上社会流动感知的个体倾向于提高自我

的阶层认同。这些发现再次验证了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也为本文后

续的分析奠定了基础。

模型２在模型１的基础上纳入了父母社会地位，从分析结果看，在
控制其他变量以后，父母的社会地位对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有非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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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除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之外，父母的社会地位也是

个体评估其阶层地位的重要参考因素。而且，从标准化的回归系数看，

父母社会地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是０２２３，而本人社会地位的标准化
回归系数是００７４，所以相对而言，父母社会地位对个体阶层认同的相
对影响更强。综上所述，本文的假设３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此外，为了进一步验证父母的社会地位对不同群体的不同影响，我

们又在模型２的基础上纳入了父母的社会地位和受访者年龄以及与父
母居住安排的交互项。从模型３和模型４可以发现，父母社会地位与
３５岁以上年龄组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而和与父母同住的交互项显著为
正，这说明父母地位对那些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的主观阶层认同有更

大的影响。如前所述，这或许是因为年纪较轻和与父母同住的人在经

济上和情感上对父母的依赖更强，使得他们在评估自身的阶层归属时

也会更多地考虑父母的因素。综合模型３和模型４，本文的假设４和
假设５也都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表３ 父母社会地位对子女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Ｎ＝９９２３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男性
－２１７

（０３１）
－１６２

（０３１）
－１６３

（０３１）
－１４９

（０３１）

年龄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１）

居住在城市
　２０２

（０３３）
　０７３

（０３３）
　０７２

（０３３）
　０６６

（０３３）

婚姻状况（未婚＝０）

　在婚 　１２７

（０５４）
　２５０

（０５４）
　３１１

（０５７）
　２５４

（０５７）

　离婚或丧偶
０４７
（０７６）

１３５
（０７５）

１８７

（０７６）
１４９
（０７６）

住房数量（无住房＝０）

　有１套住房
１０７
（０６３）

０７４
（０６２）

０７５
（０６２）

０７９
（０６２）

　有多套住房 　３０９

（０７４）
　２３０

（０７３）
　２２８

（０７３）
　２３３

（０７３）

有汽车
　４２７

（０４３）
　３４４

（０４２）
　３３５

（０４２）
　３４０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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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相比同龄人社会地位（较高＝０）

　差不多 －８０３

（０７３）
－７８７

（０７１）
－７８４

（０７１）
－７８６

（０７１）

　较低 －１７２２

（０７６）
－１６５５

（０７４）
－１６４９

（０７４）
－１６５４

（０７４）
社会流动感知（向下流动＝０）

　不流动 　２２４

（０５１）
　２７９

（０５０）
　２８０

（０５０）
　２７８

（０５０）

　向上流动 　１０５９

（０４７）
　１１７９

（０４７）
　１１７９

（０４７）
　１１７９

（０４７）

本人社会地位
　３７３

（０３０）
　２０６

（０３０）
　２１３

（０３０）
　２１１

（０３０）

父母社会地位
　５０２

（０２４）
　７６６

（０９２）
　４８１

（０２５）

３５岁以上
－０３７　
（０５４）

父母社会地位×３５岁以上 －１５０

（０５０）

与父母同住
－１３２

（０５２）

父母社会地位×与父母同住 　１６１

（０５８）

截距
　４３３９

（１２１）
　３８９０

（１２１）
　３８３９

（１２８）
　３９２８

（１２４）

Ｒ２ ２４３ ２７５ ２７６ ２７６

　　注：＋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对表３的分析充分说明，除了本人的社会地位之外，父母的社会地
位也是影响个体阶层认同的重要因素，既然如此，那么父母的社会地位

是否也是导致个体阶层认同偏差的一个重要来源呢？为了回答这个问

题，我们将因变量替换为阶层认同偏差，重复了表３的分析。
在表４中，模型５依然是一个基准模型，从该模型可以发现，男性、

年龄较小和居住在城市的个体更可能低估自身的阶层地位，拥有住房

（特别是有多套住房）和有汽车的个体更可能高估其阶层地位。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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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个体相对于同龄人的社会阶层地位越低，其主观阶层认同越可能

下偏；而有向上流动感知的个体，其主观阶层认同更可能上偏，这再次

验证了参照群体理论和地位过程理论对阶层认同偏差的影响。最后，

在控制上述因素以后，个体的客观社会地位越高，其阶层认同越可能向

下偏移，这一方面源于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天花板效应”，即社会顶

层的民众不可能上偏，而只能下偏；而社会底层的民众不可能下偏，而

只能上偏（范晓光、陈云松，２０１５）。另一方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中国民众存在“中层认同”或阶层认同偏低的倾向（范晓光、陈云松，

２０１５）。
模型６在模型５的基础上纳入了父母社会地位，结果显示，在控制

其他因素以后，父母的社会地位对个体的阶层认同偏差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这说明，当父母的社会地位较高时，个体倾向于高估其阶层地

位，而父母社会地位较低时，个体也倾向于低估其阶层地位，所以父母

的社会地位确实是影响个体阶层认同偏差的重要因素。

此外，从模型７和模型８可以发现，父母社会地位对个体阶层认同
偏差的影响会因个体的年龄和与父母居住安排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

差异性。具体来说，对年龄较大和不与父母同住的个体，父母社会地位

的影响较弱；而对年龄较小和与父母同住的个体，父母社会地位的影响

则较强。这些发现再次验证了表３的研究结论。综合模型６至模型
８，本文的假设７得到了数据分析结果的支持。

　表４ 父母社会地位对子女阶层认同偏差的影响 Ｎ＝９９２３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男性
－３７０

（０３６）
－３２５

（０３５）
－３２６

（０３５）
－３０６

（０３６）

年龄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１）

居住在城市
－１８０

（０３８）
－２８５

（０３８）
－２８６

（０３８）
－２９７

（０３８）

婚姻状况（未婚＝０）

　在婚
０９０
（０６３）

　１９０

（０６２）
　２５０

（０６６）
　２１０

（０６７）

　离婚或丧偶
－０２４　
（０８７）

０４８
（０８７）

１０８
（０８８）

０８３
（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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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住房数量（无住房＝０）

　有一套住房 　１６３

（０７３）
１３５
（０７２）

１２７
（０７２）

１４０
（０７２）

　有多套住房 　３６７

（０８５）
　３０３

（０８４）
　２８９

（０８４）
　３０３

（０８４）

有汽车
　４２３

（０４９）
　３５５

（０４９）
　３４３

（０４９）
　３４７

（０４９）

相比同龄人社会地位（较高＝０）

　差不多 －７７７

（０８３）
－７６３

（０８２）
－７６５

（０８２）
－７６２

（０８２）

　较低 －１５９３

（０８７）
－１５３９

（０８６）
－１５３９

（０８６）
－１５３５

（０８６）

社会流动感知（向下流动＝０）

　不流动 　２３６

（０５８）
　２８１

（０５８）
　２８０

（０５８）
　２８０

（０５８）

　向上流动 　１０７３

（０５５）
　１１７２

（０５４）
　１１７１

（０５４）
　１１７１

（０５４）

本人社会地位
－３９６８

（０３４）
－４１０４

（０３５）
－４０９７

（０３５）
－４０９４

（０３５）

父母社会地位
　４１０

（０２８）
　８４８

（１０７）
　３７１

（０３０）

３５岁以上
０８６
（０６２）

父母社会地位×３５岁以上 －２４８

（０５８）

与父母同住
－２０２

（０６０）

父母社会地位×与父母同住 　２８８

（０６７）

截距
－１３２３

（１３９）
－１６８９

（１４０）
－１８５７

（１４９）
－１６４２

（１４４）

Ｒ２ ６８７ ６９４ ６９４ ６９５

　　注：＋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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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偶地位的影响
上文着重分析的是父母社会地位对个体主观阶层认同及其偏差的

影响，接下来，我们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配偶社会地位的影响。为

了满足研究需要，我们将分析的样本限定为在婚者，因而表５中的样本
量与之前相比有所下降。

首先，对主观阶层认同的研究发现，在纳入所有控制变量的基础

上，受访者本人、父母及其配偶的社会地位都对阶层认同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所以假设１得到了数据的支持。从标准化的回归系数看，本人社
会地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００４６，父母社会地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为０１９１，而配偶社会地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００７５。所以，父母和
配偶的社会地位对个体阶层认同的相对影响反而更大。虽然模型中本

人、父母和配偶社会地位的测量模型有所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标准化回归系数的可比性，但以上分析结果至少说明，本人、配偶和父

母的社会地位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知，所以本文

提出的“混合型”阶层认同的概念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模型１０在模型９的基础上纳入了本人社会地位和配偶社会地位
与性别的交互项。在加入这两个交互项以后，本人社会地位的回归系

数与模型９相比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且变得不再显著，而配偶社会
地位的回归系数却有明显上升。由于在加入交互项以后，这两个回归

系数实际反映的是本人和配偶的社会地位对女性阶层认同的影响，所

以这一结果表明，对在婚女性而言，本人社会地位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并

不大，真正发挥影响的是其配偶的社会地位。此外，交互项也显示，本

人的社会地位对男性的阶层认同有更大的影响，而配偶的社会地位对

女性的阶层认同有更大的影响。所以综合上述结果，戈德索普提出的

女性在社会地位上对男性的依赖在中国依然成立，本文的第２个研究
假设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其次，对阶层认同偏差的研究结果与之前大体相同。从模型１１可
以发现，在控制所有变量以后，配偶社会地位越高，个体越倾向于高估

其阶层地位；而配偶社会地位越低，个体越倾向于低估其阶层地位，这

验证了配偶地位对阶层认同偏差的显著影响。此外，从模型１２可以发
现，本人社会地位对男性的阶层认同偏差有更大的影响，而配偶社会地

位对女性的阶层认同偏差有更大的影响。所以综合上述结果，假设６
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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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配偶社会地位对本人主观阶层认同和阶层认同偏差的影响 Ｎ＝７６４５
主观阶层认同 阶层认同偏差

模型９ 模型１０ 模型１１ 模型１２

男性
－０２７　
（０３９）

－０２７　
（０３９）

－２５２

（０４５）
－２６５

（０４５）

年龄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１）

居住在城市
０２５
（０３８）

０２４
（０３８）

－３５６

（０４４）
－３５９

（０４４）
住房数量（无住房＝０）

　有一套住房
０９８
（０７７）

１０４
（０７７）

１４２
（０８８）

１４３
（０８８）

　有多套住房 　２７０

（０８８）
　２６８

（０８７）
　３１０

（１０１）
　３００

（１０１）

有汽车
　３４８

（０４７）
　３４５

（０４７）
　３４４

（０５４）
　３３８

（０５４）
相比同龄人社会地位（较高＝０）

　差不多

　较低

－８３０

（０８１）
－１６６９

（０８５）

－８１６

（０８１）
－１６４６

（０８５）

－８４２

（０９３）
－１５７８

（０９８）

－８０５

（０９３）
－１５３０

（０９８）

社会流动感知（向下流动＝０）

　不流动 　２６８

（０５８）
　２６８

（０５８）
　２９１

（０６７）
　２９３

（０６７）

　向上流动 　１１５４

（０５５）
　１１５３

（０５５）
　１１７１

（０６３）
　１１７０

（０６３）

本人社会地位
　１３１

（０３７）
００７
（０５１）

－４１３３　
（０４２）

－４４１５　
（０５８）

父母社会地位
　４３９

（０２７）
　４４３

（０２７）
　３３０

（０３２）
　３４３

（０３２）

配偶社会地位
　１９２

（０３４）
　３４０

（０４９）
　１６７

（０３９）
　３１０

（０５６）

本人社会地位×男性 　２３６

（０６９）
　５５６

（０７９）

配偶社会地位×男性 －２６８

（０６３）
－２７３

（０７２）

截距
　４０６６

（１３９）
４０１７

（１３９）
－１５３５

（１６０）
－１６１７

（１６０）

Ｒ２ ２６６ ２６８ ６９０ ６９２

　　注：＋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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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变迁
上文论证了本人、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对个体阶层认同及其偏

差的影响，那么这三者的影响是否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为了

回答这一问题，我们结合２０１０年ＣＧＳＳ数据比较了这三个变量的影响
在不同调查年份的差异性。

从表６中可以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无论是２０１０年调查还
是２０１３年调查，本人和父母的社会地位都对阶层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但从回归系数的大小看，本人社会地位的影响在２０１０年较大，而
父母社会地位的影响在２０１３年较大。对交互项的统计检验显示，本人
社会地位的影响在这两轮调查之间并无显著差异，但父母社会地位的

影响却随时间的推移有显著提高。这充分说明，从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３年，
父母社会地位对个体阶层认同的影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增强，所以

现代化理论和个体化理论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

　表６ 本人和父母的社会地位的影响随时间的变化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３年 交互项检验

男性
－１９５

（０３３）
－２０１

（０３２）
－１９８

（０２３）

年龄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１）

居住在城市
０４９
（０３６）

０４９
（０３４）

０４８
（０２５）

婚姻状况（未婚＝０）

　在婚
１０１
（０６１）

　２２３

（０５６）
　１６６

（０４１）

　离婚或丧偶
－０８７　
（０８３）

０６７
（０７８）

－００４　
（０５７）

住房数量（无住房＝０）

　有一套住房 　２２７

（０６０）
　１９２

（０６５）
　２１０

（０４４）

　有多套住房 　５６９

（０７１）
　４６８

（０７６）
　５２２

（０５２）

有汽车
　５５７

（０５３）
　５０９

（０４３）
　５３０

（０３４）
社会流动感知（向下流动＝０）

　不流动 　２６３

（０４８）
　３５８

（０５２）
　３０９

（０３５）

　向上流动 　１３６８

（０４６）
　１２９７

（０４９）
　１３３２

（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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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３年 交互项检验

本人社会地位
　３８８

（０３０）
　３３３

（０３１）
　３８９

（０２８）

父母社会地位
　４９５

（０２５）
　５５９

（０２５）
　４８５

（０２３）

２０１３年样本 　１６３

（０２２）

本人社会地位×２０１３年
－０５５　
（０３９）

父母社会地位×２０１３年 　０８４

（０３１）

截距
　２２２２

（０９９）
　２５２２

（１００）
　２２８８

（０７１）
Ｒ２ ２１３ ２０５ ２１４
样本量 １０００４ ９９２３ １９９２７

　　注：＋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最后，对在婚者的研究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从２０１０年到
２０１３年，配偶社会地位对个体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都在增强，而且对
男性来说，本人社会地位的影响还略微呈现下降的趋势。如果借用戴

维斯和罗宾逊（Ｄａｖｉｓ＆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１９８８）的概念，我们可以认为，随着时
间的推移，我国已婚男性的阶层认同出现了从“独立型”向“共享型”的

转变，而已婚女性的阶层认同则变得越发依附于男性。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本人、父母和配偶地位对我国民众主观阶层

认同的影响并没有遵循现代化和个体化理论所设想的路径发生相应的变

迁，反而走上了一条向传统回归的道路。所以，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支持

了假设９，而否定了假设８。由此可见，对我国民众阶层认同变迁趋势的分
析并不能简单套用经典的现代化和个体化理论，而要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

情。在接下来的结论部分，笔者还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

　表７ 本人和配偶的社会地位的影响随时间的变化

在婚女性 在婚男性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３年 统计检验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３年 统计检验

年龄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１）

居住在城市
－０３７　
（０５８）

－０８０　
（０５５）

－０６１　
（０４０）

－０１５　
（０６１）

００２
（０５６）

－００８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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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
在婚女性 在婚男性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３年 统计检验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３年 统计检验

住房数量

（无住房＝０）

　有一套住房 　２２８

（１０２）
　３５１

（１２０）
　２７８

（０７７）
　４１２

（１０９）
１０８
（１０８）

　２５５

（０７６）

　有多套住房 　５７７

（１１９）
　６０２

（１３４）
　５７９

（０８８）
　７４５

（１２５）
　４０４

（１２４）
　５６９

（０８８）

有汽车
　４０６

（０９０）
　４１６

（０６９）
　４１１

（０５５）
　５３６

（０８５）
　５７９

（０６９）
　５６５

（０５３）
社会流动感知

（向下流动＝０）

　不流动 　２３１

（０８２）
　４０６

（０８７）
　３１２

（０６０）
　３０２

（０８０）
　２７０

（０８４）
　２８８

（０５８）

　向上流动 　１３５２

（０７８）
　１２７１

（０８２）
　１３０８

（０５６）
　１３３５

（０７８）
　１２４１

（０７９）
　１２８６

（０５５）

父母社会地位
　４７９

（０４１）
　４４３

（０４１）
　４６３

（０２９）
　４７０

（０４１）
　５１６

（０４０）
　４９３

（０２９）

本人社会地位
０９１
（０５４）

０８５
（０５４）

０９５
（０５１）

　５３２

（０５２）
　３８６

（０５４）
　５２５

（０５１）

配偶社会地位
　３２６

（０５０）
　４９２

（０５１）
　３３６

（０４８）
０１４
（０４９）

　０９９

（０４８）
－０１２　
（０４７）

２０１３年样本 　１４１

（０４０）
　２１１

（０４３）

本人社会地位 ×
２０１３年

－０１５　
（０７１）

－１２７＋
（０７１）

配偶社会地位 ×
２０１３年

　１４７

（０６８）
　１３２

（０６３）

截距
　２４７５

（１５１）
　２６０４

（１６３）
　２４８５

（１１０）
　２３８９

（０７９）
　２３８９

（０７９）
　２０８０

（１１４）
Ｒ２ １９８ １９８ ２０２ ２０２ ２０２ ２１８
样本量 ３８６０ ３７５６ ７６１６ １５０４７ １５０４７ ７４３１

　　注：＋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五、结论和讨论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３年的数据研究了中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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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主观阶层认同及其偏差的影响因素。与以往的研究大多仅关注受

访者本人的社会地位不同，本文提出了“混合型”阶层认同的概念，结

合受访者本人、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对主观阶层认同及其偏差的形

成原因进行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主要得到了以下几个研究结论。

首先，本人、配偶和父母的客观社会地位都会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

认同，且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也是导致个体的主客观阶层地位出现

偏差的重要因素。中国民众的主观阶层认同不仅与其个人有关，而且

牵涉其背后的家庭。与西方国家的阶层认同仅涉及本人和配偶组成的

小家庭不同，中国人的家庭是包括父母在内的大家庭。这种大家庭传

统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日常的居住安排和代际交往，影响着个体所能获

得的地位和成就，影响着中国人认识自己和感知社会的方式，所以也不

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人对自身阶层地位的认同。综上所述，中国人的

阶层认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而不是以个体为单位的，所以我们对中国

人阶层地位认同的研究也需要从个体视角向家庭视角转变。

其次，虽然总体而言，本人、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都会影响个体

的主观阶层认同，但这种影响也会因个体特征的不同而呈现一定程度

的差异性。具体来说，年轻人和与父母同住的人在经济上和情感上对

父母存在更强的依赖，这导致他们在评估自身的阶层归属时也会更多

地考虑父母的因素。此外，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在婚男性的阶层认

同主要受其自身地位的影响，而较少受到配偶的影响；与之相对，在婚

女性的阶层认同则在很大程度上由其丈夫的社会地位决定。对阶层认

同偏差的分析也能得到相同的结论。这些发现充分说明，在现实情境

下个体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它不仅与个体的性别、年龄

等基本特征密切相关，而且取决于个体的婚姻状况和婚后的居住安排，

所以，后续的研究只有充分考虑这些复杂性才能对阶层认同及其偏差

的形成原因获得更加深入的理解。

最后，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和配偶的社会地位对个体

阶层认同的影响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所以，现代化和个体化

理论所预言的个体逐渐从家庭中脱离出来的现象在中国并没有出现。

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家庭传统或家庭观念非常浓厚，使得个体

的观念不会因为一时的社会发展立刻发生根本性的变迁。另一方面，

很多研究也发现，受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影

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其自身的特点，因而在中国研究中不能简单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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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西方认为行之有效的现代化或个体化理论。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中

国的市场化改革虽然为个体创造了大量的社会流动的机会，但因为社

会出身或家庭背景而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依然普遍存在

（李路路、朱斌，２０１５），个体在评价自身的阶层地位时很难抛开父母的
影响而进行独立客观的判断；第二，因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市场部门的扩

大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贺光烨、吴晓刚，

２０１５），而女性相对于男性市场地位的降低也造成了她们在心理上对
男性的依赖；第三，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并没有建立起与

之相适应的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家庭在住房、托幼、养老等方面

依然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而家庭功能的延续甚至提升在客观

上加强了代际的有机团结，与此同时，也为中国大家庭的继续存在创造

了新的生存空间（许琪，２０１３）。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笔者认为，在未来
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依然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单位和心

灵寄托，所以本文提出的“混合型”阶层认同也将在未来继续存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数据和笔者自身研究能力的缺陷，这项研

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文对受访者本人、配偶和

父母社会地位的测量并不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三者之间相对

影响的可比性。其次，由于数据缺失的缘故，本文在测量本人和配偶的

社会地位时也没有纳入职业地位指数这一常用的测量指标。最后，同

样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仅研究了本人、配偶和父母社会地位的影响从

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３年的变化，而未能覆盖更长的历史时期。我们期待将
来随着调查数据和研究手段的不断丰富，我们能够对本文的研究发现

进行更多更充分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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